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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那年，家中祸不单行——先是大哥以3分之
差高考落榜；接着12亩的稻子误用了农药颗粒无收；秋
后，父亲动了脾切除手术；就连家中的唯一老母猪也在
冬天难产而死。

进入腊月，我和小弟看到别的人家喜气洋洋赶街市
购置年货，对比自家惨淡的现状，很懂事地躲在一边暗自
叹气——今年我家的年该如何过呀？可小弟还是抵不住
邻家小孩过早燃放爆竹的诱惑，看着他们从口袋里掏出
一挂小爆竹，取下一只，一点燃，随着“滋滋”燃着爆竹捻
子的声响，很潇洒地把爆竹抛向空中，“啪！”一声炸响
……阵阵欢快孩童的笑声，吸引得小弟前追后赶邻家孩
童的身边……小弟终于按捺不住，每天缠着母亲说：“今
年过年，我们家也买几挂爆竹放放吧，迟买不如早买，也
给我两挂先放放。”母亲口头上应允小弟，“好！好！一定
买爆竹！”可到了除夕，小弟翻箱倒柜也找不到母亲买回
的爆竹藏于何处。甚至我忙着贴对联，喊他前来帮忙，他
都委屈着拒绝。细问才知，因为他早约好了小伙伴年夜
饭前一同到村后的打麦场上比赛放爆竹……或许母亲理
解小弟的委屈，她帮我贴好对联，摸摸小弟的头，叹口气
说：“你什么时候能像你哥懂事就好了，他只不过比你大
两岁。”小弟口无遮拦：“哥也想放爆竹，只是他不说而已，
哥你说是不是？”我被小弟问得哑口无言，说真的，男孩子
哪个不喜欢放爆竹！母亲没有批评我，接着对我们说：

“孩子呀，爆竹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衣穿，‘啪！’一声
过后，就什么也不是了，燃放一挂五毛钱，多浪费呀！”母
亲说着张开双臂，想拥小弟入怀，小弟一撒腿跑开了，母
亲的双手落了空。她怔了好长时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对仍站在她身边的我说：“山儿呀，你也看到家里今年所
发生的接二连三的难事。年一过还要为你们准备学费，

你陪弟弟去看看别的孩子放爆竹吧，看在眼里，听在耳
里，就像一挂爆竹停留在自己的心里，就成了你们自己的
爆竹了！”

别人燃放爆竹，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就像一挂爆竹
停留在自己的心里，就成了你们自己的爆竹了！我懵懂
着，陪着小弟前呼后拥看过一家又一家孩子燃放爆竹，
心里幻想着，我家的庭院被我和小弟燃放爆竹，火树银
花一片！可当母亲叫我们回家吃年夜饭时，庭院里依然
冷冷清清，顿时扫了我们过年的心情，这时母亲对依床
而坐的父亲说：“孩子他爸，四子还在生我没给他买爆竹
的气呢！现在，我向你保证，等山子、四子他们来年考试
第一名，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为他们买几挂，放成全村
最喜庆的爆竹！”母亲说着，向我们伸来小指，跟我们拉
起钩来，顿时，家中充满了欢笑声！

孩子时代的1年时间，过得漫长而难挨，不过我们
始终没有忘记除夕母亲跟我们拉钩的约定，一年二个学
期，大小几场考试，我们都取得了全年级第一名。同时
也养成了我们良好的学习习惯。

13岁那年除夕，渐渐懂事的我们一边忙着掸尘、贴
对联，一边孩童般幻想着母亲该怎样兑现她的承诺，可
现实是一年来家中的境况并未好转，依然一贫如洗，债
务没还。门外此起彼伏炸响的爆竹声，响得人心头痒
痒，而我家庭院冷清的地上，根本找不到母亲曾所言的

“全村最喜庆的爆竹”的影子。在吃年夜饭前，弟弟挤眉
弄眼偷笑母亲原来也是个撒谎的孩子！

就在弟弟偷笑得正欢时，母亲对父亲说：“孩子他
爸，还记得去年的此时，我和四子他们的约定——买回
全村最喜庆的爆竹吗？”父亲疑惑着看母亲，显然他早已
忘了。母亲白了父亲一眼，“看你这记性，我没忘，既然

孩子们次次考试成绩取得第一，那我也该兑现我的承
诺，全村最喜庆的爆竹，我早买回来了，我藏着呢！”

一听母亲早买回了全村最喜庆的爆竹，我们一下子来
了兴趣，问母亲怎么不早燃放呀？母亲笑呵呵地说：“不
忙，不忙，放早了，被人看在眼里，听到耳里，就把喜庆赶到
别人家里了！今晚你们就安心入睡吧，春节一早，保证你
们听到咱家的庭院燃放的爆竹声是全村最喜庆的！我们
再纠缠母亲先燃放一两枚喜庆喜庆，可母亲心意像早已决
定，一句话，等我们春节一早醒来再燃放，把喜庆迎回家
……”

除夕夜，我们的心没有被天亮拜年的激动所占据，反
而被母亲神秘的喜庆爆竹折磨得在床上辗转反侧，迷迷糊
糊，带着对母亲的所谓喜庆爆竹的好奇，进入了梦乡……

左邻右舍的新年鞭炮声炸醒了我们的梦，我和小弟
一激灵，争抢着冲向庭院，想第一个目睹母亲燃放全村最
喜庆的爆竹。谁知，我一冲出家门，一下子怔住了——庭
院正中央，母亲手上一无所有，却认真地做着燃放一挂长
爆竹的姿势，接着她的口中发出瞬间的“滋滋”声，“啪！
啪！”……母亲口中发出的“啪啪”声响越来越剧烈，母亲的

“爆竹”燃放完，她又用自己的肢体动作和声音燃放了几枚
“冲天炮”……我被母亲虔诚模仿燃放爆竹的动作和声响，
感动得不能自已……而此时的小弟，偷偷捅了我一下，怀
疑地说，这就是妈妈所说的全村最喜庆的爆竹声吗?我不
住地点头的同时答小弟：“是全村最喜庆的爆竹声！”

母亲用自己的肢体动作和神似口技燃放的爆竹声，
如今早已被岁月风干……可如今每到春节，我的耳边仍
然回想起母亲的最喜庆的爆竹声！因为在我的心中，最
喜庆的爆竹声，声声回响着一位不向贫穷生活低头母亲
的智慧和绵延不绝的母爱……

爆竹声中的母爱
□ 胥加山

临近春节，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数以亿计的人，跨越千山万水，忍受路途拥挤
不堪的艰辛和痛苦，只为回家过年。按照中国人的传
统，应该是“父母在，不远游。”可现实是一代又一代的
中国人离开故乡，在外面的世界拼搏奋斗，寻找机会、
财富和梦想。然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了游子的共
识。

很多人不明白为何要赶在春运这个最忙碌的时节
回家，是什么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游子回家过年。这要从

“年”说起。“年”这个字始于周代，尧舜时称载，夏代称
岁，商代称祀，中国是农耕民族，人们在田间劳作，只有
风调雨顺才有好收成，中国人认为在天地诸神恩赐下才
能过上好日子。过年这一天是一年的初始，所以这时祭
祀天地诸神，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礼记》记载：
立春日，天子要亲率三公九卿诸侯等，到东郊举行迎春
典礼；民间也有很多仪式来表达对天地诸神和祖先的敬
意，由此衍生出——祭灶、辞先压岁、掸尘、拜年、财神
日、春叙酒等年俗。过年，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供奉天
地诸神和祖先的习俗，都是礼仪的灵魂。因为祖先墓地
和家祠都在故乡，祭祀关系到个人和整个家族前途命
运，所以回家过年变成游子的必然选择。

“树木千尺根于土，人生之本源于祖。”现代社会的
人们就像一只只漫天飞舞的风筝，到处迁徙生息。自
己的老祖宗是谁，自己的姓是怎样产生的，自己的家族
是从哪里迁徙而来，祖上有哪些杰出人物，有哪些值得
继承和发扬的家族传统等，都需要寻根祭祖。寻根祭
祖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寻根祭祖的价值，实际上与宗
教、哲学所思考的是一个主题：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
又向哪里去？中国人多有身份认同观念，寻根祭祖也
是在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的条件下，传统思想意识
的大迸发。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离乡游子无论
生在何处归途多远都挡不住匆匆回家脚步，去追寻曾
被淡忘、疏远的家庭、家族、祖先，重建个人、家庭、家族
的心灵家园。

几千年过去了，古老的年俗依然在民间顽强的存在
着。1912 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
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一纸公
文岂能改变千年民间传统？当年 2 月 18 日（壬子年正月
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有鉴于此，1913 年 7 月，民国政府恢复每年旧历正月初一
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
也是春节一词的来历。这就是家的力量，回家过年作为
年俗的灵魂被完好的保留下来，这种意识已根植于中国
人的血脉之中。杨白劳出门躲债，大年三十也要冒险回
家，买回二斤白面包饺子，扯上一根红头绳给女儿把头
发扎起来。如今游子不顾路途遥远，不顾风雪严寒，不
顾一票难求，也要回家过年。

中国人为何回家过年
□ 王登佐

也许人近黄昏思乡怀俗，也许厌倦了城市过年
的慵懒，近两年，我们举家赶往乡下老家，与年迈的
老母亲和三弟弟一同过年，顺便看乡亲们热热闹闹
地忙年，欢欢喜喜地压岁。特别是到腊月底上，走在
熟悉的乡路和小街，历久弥新的年味扑鼻而来。

今天的乡村，尽管时过境迁，人丁不如从前，年
的韵味亦有些许的变化，但每到农历腊月，依然可见
炊烟袅袅，依然可见行色匆匆，依然一派忙年景象，
年关依然红红火火，年味依然香香浓浓，人们依然在
快乐中过年。乡愁在这里延续，归人在这里微醉，鸡
犬在这里欢鸣，孩童在这里跑门，喜庆在这里洋溢。

路边一户厨房的烟囱冒出浓浓的炊烟，洞开的
橱窗涌出不绝的蒸汽。老者随后端出一笼笼又大又
暄的菜包子；不久，又摆出一屉屉又方又绵的糯米
糕。而另一户门前的米筛子摆满了年烧饼和碎米
饼。年烧饼采用糯米粉加水略湿，搓成圆的再压扁，
然后置放铁锅加热烤熟出黄巴后再铲出。烤熟的年
烧饼内白外黄，又黏又香。而碎米饼则是过去用机
碾下的下脚碎米，再注入粉碎机碾成细面，用稀粥搅
和，经过一夜发酵后再用铁锅摊做烤熟成米面饼，也
同样是白面黄巴子口感好。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盐
城西乡乡民逢年过节必做的老年货。除了可口因素
外，还有年年涨年年发的好寓意。两种饼一经吹晒
晾干后，无论存放多久，都不会生霉变质。一旦到了
三春头上，浸泡还原后再放水煮透，打开锅盖，满屋
溢香。此时的米面饼略呈糊汤状，而年烧饼则柔软
滴滑，略放些白糖，吃在嘴里，又滑又黏，又香又甜，
是绝对的风味早餐。

忙过糕饼和蒸包，便是油煎肉圆、水穿鱼圆。案
板上“笃！笃！”的砧肉声，是动听的忙年交响曲。一
旦肉成碎末，加上葱花姜蒜等五味佐料，做成糊团置
放翻滚的油锅，一会功夫便煎出香脆可口的肉圆子，
而鱼糊团在一锅开水中穿过，瞬间便成白胖胖的鱼
圆子。接着便是火炒花生、瓜子、向日葵，有的还会
炒上一锅香糯米。那热气升腾的冒冒状，那盈耳不
绝的沙沙声，那弥漫天井的焦焦香，不由得使人顿生
抓一把，嗑口香的馋念头。不过你若叉腿进院门，一
定有惊喜，好客的主人会热情地抓上大把大把的花
生、瓜子和向日葵，让你手忙脚乱不知该接哪样好。
当然，讲究的乡村人还会炒上一瓢黑芝麻，然后碾碎
拌白糖，初一早上包圆子，香甜可口那叫爽。

到了二十八、九和三十晚上，又是另一番忙碌景
象。家家掸尘，户户擦窗，然后便是所有的户门贴上
大红的春联，门楣则贴上镂空的喜纸，就连窗户也有
福字当空。此时的村头舍尾可谓满屋飘红，满门喜
气。其后便是横置桌子放碗筷，摆上一桌子菜和饭，

点上油灯和蜡烛，然后是烧纸又磕头，虔诚作揖嘴叨
咕，拜托祖宗保佑家人平安、孩子出息，当然还少不
了保佑升官和发财。祭过祖宗之后便去祖坟烧纸焚
宝，再给祖先送上“压岁钱”，依然是无尽的嘱托，或
是无言的心祈暗愿。尽管这是一套迷信的做法，但
却是乡村年俗不可疏漏的议程，是质朴的乡民祭祀
祖先的传统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乡村年味，家家如
此，年年沿袭。

节前的小街便是乡村年味的集散地，本来不是
太宽的小街总是摊点云集。炉蒸的、锅炒的、灶炕
的、磨碾的、机扎的、手做的……坊间平时看不到的东
西，此时都能在小街的大摊小点上看到和寻到。过去
只能在年货郎担上才能见到的人工“作糖”，已经久违
了几十年，现在居然在一老者的三尺案台摆了十几大
盘，金黄色的带着气孔，还有独特的糖糟味。同行的
乡友，南京归来的李先生掏出 10 元票子买下整盘“作
糖”，现场切下几片即入馋口，边嚼边说：“几十年没
有尝到这味了，居然嚼出了儿时的韵味。”

小街尾声的临近，正是年夜饭的开始。除夕的
傍晚，街上的人流渐渐散淡。家家厨房户户灶台进
入铲勺交响呼应的高潮。随后一碗碗热菜，一盏盏
冷盘便挨挨挤挤地摆上了堂中餐桌，满堂洋溢的是
腾腾热气和盈盈笑语，一家人端起酒杯相互道贺祝
福，总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总有笑不够的天伦之
乐。

吃完晚饭，便拿盆擦粉，双手搓捏糯粉团子，尔
后，一个个大小如钢球的大圆子便摆满了一筛子。
洗手之后看春晚，前仰后合笑不停。不经意已过子
夜时分，睡眼未醒已到大年初一。天色尚处昏暗，便
闻四处传来无数的噼里啪啦，乡民们用这欢快的鞭
炮迎来了新的一春，庆贺各自普增一岁。当天色大
亮之时，锅里的大圆子已经浮起熟透，母亲先盛起一
对圆子置放双碗敬奉先祖，其后一家人陆陆续续夹
起圆子蘸上白沙糖，悠然饱尝起来。然而，还未放下
茶碗，便有赶早拜年的童仔陆续登门，送上吉祥如意
的新年贺词，一声声爹爹过百岁、奶奶有福气、大爷
大妈发大财的好口彩令人喜不自禁，笑口难掩。这
样的好话语从街上听到乡下，一直听到正月初五，甚
至正月十五才收官，年味才渐渐淡去。

乡村年味是千年的习俗世代的祖传，是中华民族
古老的年关文化，早已植根于乡村子民的血脉之中。
虽然当下乡村式微了人稀了，年味的浓烈已大不如
前，但乡村不会绝人踪不会断，故而乡村的年味也不
会变不会断。只要有一村尚存一户栖居，就有不息的
腊月炊烟，就有不绝的乡村年味；只要有一街尚存，就
有传统的节日氛围，就有淡不去的民间年味。

乡 村 有 年 味
□ 夏 牧

购年货 顾正山 摄

在故乡，蟒蛇河水静静地流
淌。一条宽大的九曲河从大坝
口处挤破堤岸，脐带般连接在蟒
蛇河上，弯弯曲曲，流经老家的
村前。我在大河边长大，沿着河
岸走出家乡。多少年来，无论走
到哪里，栖息在何方，家乡村子
前的那条河始终缠绕着我，回家
过年成了日夜的向往。

这一年腊月里，我走在了回
家的路上。小时候，过年的快乐
一幕幕闪现在眼前。过了腊月
二十四这一天，左邻右舍的人们
进入了忙年的高潮，平静的村子
开始热闹起来。扫尘、办年货、
买年画，跟着父亲给逝去的爷爷
送纸钱，杀年猪、捕塘鱼、涨米
饼、煎肉圆。厨房里，三尺灶台
上，方方的烟囱一直通到屋子
外，炊烟袅袅，映入五彩云端，水
清景秀美如画。灶台前的神龛
里贴有灶神画，两边写着“上天
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月光下，
灶台前，父亲点烛燃纸钱，小年
夜，家家户户送灶神爷。还没等
到芦柴篾子别成的灶王坐骑马
燃烧完，我就急着伸手去拿米饼

和水果，跑去一旁痛痛快快吃得香又甜。那个岁月里，
吃上白米饭不多见，过大年时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吃上
一顿有鱼有肉的年夜饭，穿上一双新布鞋。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9人，每人过年都穿新
布鞋是件不容易的事。为了过年时我们都能穿上新
鞋，母亲早早就做准备。盛夏天午后的时间里，太阳酷
热，不能下田劳作。母亲找来补了又补的旧衣裳，洗净
晒干，拆下一块块碎布头。用滚烫的开水冲在装有面
粉的钵子里，打成了浆糊，用来糊“鞋骨子”。“鞋骨子”
是由一层一层布粘成的用来纳鞋底的材料。母亲将浆
糊粘在木板上，然后一层布加一层浆糊往上贴。糊好
后，放到太阳下面晒干就成了“鞋骨子”。纳鞋底的绳
线，是自家屋后空地上种植的原麻捻成的。春天屋后
种下的原麻，长到秋天可以收割2—3次。收割回的麻
杆子放到河水里去浸泡，剥下皮，棒打柔软后，再用牛
骨做成的捻锤捻成细细的纳鞋底细麻线。秋收后的空
闲时，母亲起早睡晚纳鞋底。在那寒冷的冬天，放学后
的我，总看到母亲油灯下纳鞋底，手指常常被针戳破流
出了鲜红的血。一双双鞋底纳成后，还要做鞋帮。母
亲心灵手巧，自己动手剪鞋样，我们年纪小，脚不停地
在长，一年与一年的鞋样子不一样。鞋面布是新的，这
是母亲早早就拜托供销社的阿姨留下的碎布头子。大
年初一的早上，母亲看着我们一个个穿上新鞋子开心
样，赶紧送上祝福语：“新年走新路，有出息，前程广。”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村头那座大木桥，走在通
往母亲住的老宅院子的路上，遇到上了年纪的伯伯
与叔叔，多少年未曾相见，盯着我看了好一会，笑着
叫出我的乳名。打开老宅院子那扇柴门，母亲惊讶
地“啊”出了声，喜出望外，红了眼圈笑出了泪。灶膛
前，母亲一把把添加柴草，红红的灶火，映红了一
屋。干干的柴草，在燃烧中发出清脆的细微炸裂声
响，伴着热烈的火焰跳跃在母亲满是皱纹的脸上。
锅里放着白米和清水，母亲在为我慢慢地熬着最爱
吃的白米粥。小时候，母亲用牛粪饼做燃料，熬成清
水白米粥，是我星期假日从学校回家时的特殊待
遇。那时粮食紧张，柴草也紧缺。夏日里，父亲将牛
粪做成盆口大小饼的形状，贴在泥墙上晒干，冬天里
当柴火。牛粪饼火力大，底火足，最适宜熬粥了。母
亲在熬粥，我就坐在她的身旁，几朵残阳软软地照在
灶台上。一会儿，沸腾的锅里开出了乳白色的花朵，
散发出满屋子的香气，我吃上了香甜可口的白米粥，
加上红心蛋黄流着油的腌鸭蛋，还有母亲刚从菜园里
拔来香菜配成的小磨麻油豆腐。

夜晚，母亲让我与她睡在一个房间里，床铺上的
被褥干净又整齐，席子下垫着厚厚的软稻草，还是原先
的模样。乡村的夜静悄无声息，月光撒在窗台上，偶尔
传来远处狗叫的声音。当太阳的光射进屋，照在了床
铺上，我这才伸着懒腰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已将粥锅
里下的小圆子盛在碗里，端放在饭桌上，母亲看着我吃
早饭，就像看儿时的我刚学着拿筷子吃饭时的模样。
碗里的饭还没吃完，母亲帮我添满又一碗，幸福的笑容
就写在脸上。

陪在母亲的身边，看着母亲忙碌着准备过大年。年
将近，母亲手捧大伯写的大大的“福”字和春联，让我贴在
了屋子正堂前。年夜饭，母亲作了精心的准备，端上乡土
大菜“八大碗”，祝福中，一家人，大团圆。这一夜，母亲守
岁到天明，弹去烛光灯捻上的火灰一次又一次，添上香火
一炷又一炷，爆竹声中迎来朝阳升起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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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家家户户都在为
了一个共同目标——过年，而忙
这忙那。都劳累了一年，也该享
受迎春的喜悦了，屋檐下挂着一
串串风干的鸡、鱼、肉是生活富足
廪实的标签，这时的乡间也没啥
农活了，孩子们放假在庭院嬉戏，
在外打工的人们带着一年的收获
陆续回家，过年的气氛就像杨柳
青年画上的水粉慢慢洇开了。

到了二十四夜，就要掸尘，这
可不是轻松活，全家上阵，屋里屋
外 都 要 一 丝 不 苟 ，不 留 一 点 盲
区。拂去一年的灰尘，不但是室
内，心里都亮堂堂的。有了这份
好兴致，就开始蒸年糕和包子，做
上几锅米饭饼，杀年猪，炸肉圆。
最有意思的是把绕村的小河围起
来，用小水泵抽干河水，竭泽而
渔，水落鱼出，活蹦乱跳的有鲫
鱼、鳊鱼、鲢鱼、青鱼和虾等，眼尖
的还能捉到老鳖呢。

大年三十既是神圣又是轻松
的，这一天要贴春联和门楣上的
喜纸，记得我小时候都是父亲自
己书写对联，父亲的一手遒劲有
力的草书是远乡近邻闻名的，工
稳、俊逸、内敛，一如他的医德医
风，可能是他多年从事中医常开
处方积淀的书道，邻居们也纷纷请父亲撰写对联，看父
亲在大红纸上龙飞凤舞，那一刻我真是陶醉其中、乐在
其中。下午就要到列祖列宗的坟上送“压岁钱”，四面八
方的子嗣都要亲自或托人共襄此举。我总是携胞弟和
堂弟一行毕恭毕敬地立于祖坟前，叩首作揖，虔诚地祈
求仙界的祖先们保佑他的后人平安昌盛。送过“压岁
钱”，已是日暮时分，除夕夜就到了，母亲早已做好了可
口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其乐融融，共享
年夜饭这顿精美的大餐，边吃边聊一年来的见闻和感
受。

照例要喝压岁酒的，我和弟弟们常常是无所顾忌地
开怀畅饮，豪情万丈，话闸子就打开了，总结陈年的得与
失，展望新年的规划和愿景。那边，电视里的 CCTV 春
节联欢晚会正闹得欢，电视上乐此不彼地歌舞升平，室
外已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五彩缤纷的焰火冲上蓝蓝
的夜空，新年到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
门！”

年初一的早上，要燃放开门鞭和双响炮，吃了丰润
的芝麻馅的汤圆，穿上新衣新裤的小孩就成群结队地满
村地跑，向叔叔阿姨们拜年，一声声美好的祝福从他们
稚嫩的小嘴里传到大人们的耳朵中，自然会得到心仪已
久的压岁钱。而大人们则要互相走动串门，到长辈家中
拜年，一律说些程式化的恭喜发财、健康长寿、步步高
升、万事如意之类的吉利话，到处都是笑逐颜开，整个村
庄弥漫着吉祥，原来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们把幸福和
喜气写满了笑脸。

春节一过，优哉游哉的人们就开始走亲戚了，有的
一家子到岳父母家拜年，有的要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或
者生日宴会，这是一年中的开始，也是人们交流思想、沟
通感情的最佳时期。难得清闲几日，所有的情感和祝福
盛满了酒杯，红彤彤的对联洋溢着万事如意。一年之际
在于春，春来了，意味着好年景又开始了。

直到正月十五，千家万户闹元宵，看花灯，大街上是
灯的海洋、人的潮流，徜徉其中，千娇百媚的姑娘们欢声
笑语，青春帅气的小伙们雄姿英发，精神抖擞的老人们
兴高采烈，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这一幕幕动
人的场景将为过大年划上圆满的句号。

盛世喜逢春。我们用心祝愿，一年更比一年好，年
年都是吉祥年！

欢
天
喜
地
过
大
年

□
林

黛


